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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苏州评话艺人来源与学艺生涯考
＊

解　军
（淮阴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淮安２２３００３）

摘　要：近代苏州评话艺人的来源具有三方面的特征：一是多来自社会下层，这是由他们的经济条

件所决定的；二是大多评话艺人家学渊源，其技艺传承以血缘为主体；三是多来自苏州地区，这是作为口

头艺术的苏州评话艺术规律所决定的。同时，艺人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对于他们从事评

话实践多有裨益。由于经济、家庭等多重原因，在学艺过程中艺人必须有更加辛勤的付出，才能在日后

的书坛立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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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戏曲业被认为是“贱
业”，从事戏曲的艺人则被称为“戏子”。元代是
中国戏剧发展的一个盛世，但人们对于艺人的
看法并没有改变。时人记载：

周挺斋论曲云：“良家子弟所扮杂剧，
谓之行家生活，倡优所扮，谓之戾家把戏，
盖以杂剧出于鸿儒硕士、骚人墨客所作，皆
良家也。彼倡优岂能办此？故关汉卿以为
非是他当行本事，我家生活，他不过为奴隶
之役，供笑献勤，以奉我辈耳；子弟所扮，是
我一家风月。虽复戏言，甚合于理。”又云：
“院本中有娼夫之词，名曰‘绿巾词’，虽有
绝佳者，不得并称乐府。如黄幡绰、镜新
磨、雷海青辈，皆古名娼，止以乐名呼之，亘
世无字；今赵明镜讹传赵文敬；张酷贫讹传
张国宾，皆非也。”［１］

同样是写剧本，艺人的剧本无法与出自“鸿儒硕
士、骚人墨客”的剧本相比。此外，当时的艺人
还不能有正式的名字，只能有乐名。苏州评话
（以下简称评话）与苏州弹词（以下简称弹词）在
乾隆年间虽然有过王周士御前弹唱的故事，但

这毕竟是机缘巧合的特例。直到１９４９年之后，
当艺人被称为艺术家时，他们才真正获得新生。

评话艺人来源

学习评话的艺人们，大多具备一个共同的
特征，即家境的贫寒促使他们走上这条演艺道
路。张震伯（１８８８—１９５７）幼年在苏州齐门外朱
万顺米行当店员，后来米行倒闭，张无奈只得拜
师曹安山习说《隋唐》。［２］许继祥（１８９９—１９４３）
五岁丧父，家境困难，靠母亲做零活维持生计，
“十二三岁随师兄朱振扬学艺，并主动跟随另一
师兄叶声扬进修”［３］１。唐耿良（１９２１—２００９）十
岁丧母，家境贫寒，辍学在家，为了改变家庭经
济状况而学说书。［４］７－８潘伯英（１９０３—１９６８）“十
六岁读到中学时，父亲和祖父相继去世，家庭情
况突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母亲无钱供他继续

上学读书，只好辍学在家”①。学习说书是一条
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出路，成为当时许多评话
艺人 走 上 说 书 之 路 的 主 要 动 力。张 鸿 声
（１９０８—１９９０）曾说：“因为家境贫苦，缴不出学
费辍了学，总得要找个出路，后来只好借了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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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雪白大洋做拜师金，还借债请酒，磕头拜了蒋
一飞先生为师，学说《英烈》。”①当然，评话艺人
中也不乏家境较好的，如擅说《后水浒》及《福尔
摩斯》的王铁梅，“其人本为茶馆老板”，只因耳
濡目染，亦能说书，所以投入郭少梅门下，成为
职业评话家。［５］但这类艺人很难成名成家，家境
的殷实使他们不能全身心投入到艺术中去。
评话艺人虽大多家境贫寒，但基本都具有

一定的文化素质，这样方能更好地掌握书中内
容，并通过阅读相关书籍丰富自己所说的书目。

苏州评弹改进协会分别于１９５１年、１９５２年对
评弹艺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统计。首先，我们
从２１２名评话艺人的学历情况来了解其受教育
程度。由表１可见，评话艺人的文化程度以小
学居多，占５３．３％，私塾和中学分别占２７．２％
和１９．５％。总体而言，评话艺人受教育程度高
达９９％，这与笔者根据会员名册统计出的弹词
艺人受教育程度为９１％相比，明显高了许
多。［６］其次，从评话艺人的年龄来看，统计数据
显示他们大多为中青年（见表２）。

表１　苏州评弹改进协会会员学历情况（评话）

学历 人数

中
学

高中 ３

初中 ３０

中学 ８

小
学

高小 ３９

初小 ４

小学 ６９

私塾 ５７

文盲 １

不详 １

合计 ２１２

表２　苏州评弹改进协会会员年龄情况（评话）

年龄段 人数 百分比／％

１５—１９　 １２　 ６

２０—２９　 ５１　 ２４

３０—３９　 ５４　 ２５

４０—４９　 ４６　 ２２

５０—５９　 ３４　 １６

６０—６９　 １３　 ６

７０—７９　 ２　 １

资料来源：《苏州市评弹改进协会会员名册》，苏州档案馆藏

（档案号：Ｃ３７－０２－００３－０３６）

笔者通过对《评弹文化词典》中罗列的在晚
清和民国时出生、学艺的７７位评话艺人进行分
析［７］１３９－２１２，发现有４１人的出身清晰可知，其余

３６人情况不明。这４１人的阶层或职业来源广
泛，如金义仁原是打把式江湖卖艺的，黄永年
（１８５３—１９２２）学过刻字，胡天如（１９２６—１９９４）
习过绘画，高翔飞先学弹词，沈笑梅原为街头卖
唱，程鸿飞做过业余演员，石秀峰、虞文伯、金声
伯做过学徒，张震伯为米店店员，祝逸伯当过印
刷工人，郭少梅曾任塾师，吴均安早年继承祖业
开过面馆和米行，范玉山早年在上海新舞台做
拉幕工，殷剑虹曾是游医，潘伯英做过家庭教
师，张鸿声府上开书场，等等。但其中艺人世家
出身的最多，共２４人，占５８％（见表３）。

表３　评话艺人师承关系表（部分）

徒弟 师傅 关系 徒弟 师傅 关系

金耀祥 金大祥 父子 姚士章 张汉民 父子

金桂庭 金耀祥 父子 尤少台 尤凤台 父子

也是娥 王海庠 父女 黄兆麟 黄永年 父子

曹仁安 曹安山 父子 王士庠 王海庠 父子

钟子亮 钟士亮 父子 凌幼祥 凌云祥 父子

许继祥 许春祥 父子 张效声 张鸿声 叔侄

吴子安 吴均安 父子 贾彩云 贾啸峰 父女

张少伯 张震伯 父子 汪雄飞 汪伯琴 父子

殷小虹 殷剑虹 父子 张国良 张玉书 父子

张翼良 张国良 堂兄弟
金筱棣

金耀祥 父子

金桂庭 兄弟

资料来源：参见吴宗锡：《评弹文化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

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３９－２１２页

虽然评话在当时被称为“贱业”，但评话世
家的代际传承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潘
光旦先生曾经指出，“血缘的分布实在是任何人
才的研究最重要的部分”，“伶人是有世家的。
不但有，并且很多，并且也许比别种人物为
多”［８］１５６－１５８。因而，在评话艺人的来源中，家学
渊源也是其中主要的一种。
表３中有两个问题需要关注。首先，即便

是家学渊源的评话家们也并非全都是在家族内

学习评话，也有向外寻求其他说书家为自己师
傅的。如说评话《英烈》的朱振扬之父是说唱
《落金扇》的弹词艺人朱静轩，振扬却是拜许春

６６

① 参见张鸿声：《书坛见闻录》，内刊《评弹艺术》第２９
集，２００１年印发，第１８２页。



祥为师；同为说《英烈》的叶声扬也是拜许春祥
为师，并未师从自己的父亲叶涌泉（弹词家）。
其次，随着近代社会变迁，女子评话开始出现，
如也是娥、贾彩云，从而打破了男性独占评话书
坛的局面。
考察近代以来评话艺人的阶层或职业来源

不难发现，来自江南地区手工作坊中的学徒学
习评话，说明评话在民国之后的江南民众中影
响很大，尤其受到正在寻找出路的社会低层青
年们的关注。究其原因，一是说书这一行业，投
入少、见效快、收入相对较高，特别是评话的入
行门槛很低，从而成为青年人向往的行业；二是
说书为自由职业，不受类似作坊老板的制约，自
由自在；三是只要自己努力，即使艺术水平一
般，生活也能达到温饱程度；四是说书虽然辛
苦，但有奔头，一旦出名，就能像那些大响档那
样，在大城市里过着富裕的生活，风光无限。
学习评话，除了家境原因之外，也有人是源

于对这门说书艺术的喜好。宋春扬原是小店
主，喜好评话，时常以票友身份客串评话演出，
后正 式 投 身 评 话 界，红 遍 江 南。［９］曹 汉 昌
（１９１１—２０００）小时候曾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
“在上海住的那段时间，我对艺术发生了兴趣
……对他们（笔者注：即说书、唱戏之人）的生活
产生了憧憬的心情”［１０］４２。
此外，评话艺人一般都视自己的说书技艺

为珍宝，不轻易传人。这也是大多评话艺人家
学渊源、其技艺传承以血缘为主体的主要原因。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评话艺人的身份发生
了重大变化，他们从艺人变成了文艺工作者，社
会政治地位有了明显改观，但学习评话的艺人
身份基本上仍沿袭过去，即主要以家境贫寒为
主，辅之以自身的兴趣爱好。吴君玉于１９５０年
拜顾宏伯为师时，家境贫寒，出不起拜师金。只
因自己“从小喜欢听书……大部分的大书（即评
话）都听过，听熟了”，在向顾宏伯介绍自己时，
吴君玉出色的表现让顾宏伯很赞赏，这才收他
为徒①。当然，也有人学习说书是由于新中国
艺人的社会地位已然提高，如果能进入国家的
艺术团体，便是无上荣光。祖上原是上海食品
商业同行翘楚的朱庆涛，在当时阶级出身论的
话语体系中自然被人轻视，为了有所改变，从小

就是书迷的他决心考入评弹团，成为劳动人民
的一份子。②

从地域分布来看，评话艺人大多来自苏州。
这也说明，作为口头艺术的评话，对语言的要求
极其严格。相比之下，苏州本地人学说评话则
相对轻松，他们的苏州话说得较为纯正，容易通
过语言关。对上述《评弹文化词典》中所列出的

７７位评话艺人的地域分布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其中有５１位来自苏州（含吴县），占６６％，其余
为安徽３人、常州２人、上海３人、浙江４人、南
京２人、山东２人、无锡５人、靖江１人、常熟２
人、昆山１人，还有１人来源不详。［７］１３９－２１２值得
注意的是，有的艺人祖籍虽然不是苏州，甚至离
吴语圈很远，但他们基本都在苏州出生，或从小
就生活在吴地。
评话艺人来源的多样性，一定程度上丰富

和发展了评话艺术。如《金枪传》的祖师金义
仁，原先是“卖拳头”的江湖人，后来对评话很感
兴趣，便自编了一部《金枪传》。因为自己懂得
些拳术的缘故，所以金义仁开书便是杨七郎打
擂台。［１１］又如做过家庭教师的潘伯英，在日后
编新书方面显示出了自己深厚的文化才能。
对评话艺人来源进行分析后，可以进一步

考察艺人的学艺生涯。因艺人来源大多为艺术
世家，他们学习评话似比别人更方便，至少在拜
何人为师、出师的程序等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
从艺人的地域分布来说，因为大多是吴地人家，
所以在学艺之前就已解决了语言问题。

评话艺人的学艺生涯

评话艺人的学艺生涯，起始于拜师仪式。
过去评话演员收学徒时，老师会说一小段书，再
加上几个口技，让来拜师的青年模仿一下，以便
看其天赋如何，这种传统测试方式直到现在仍
有。接下来的正式拜师，评话与弹词的流程基
本相似。首先要付给先生拜师金，一般而言拜
师金在３０～８０块银元之间，主要视业师的艺术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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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君玉：《吴君玉谈艺》，内刊《评弹艺术》第３９
集，２００８年印发，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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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望而定，如投拜大名家，则须在百元以上。①

唐耿良曾回忆说：“拜先生要付一笔拜师金，当
时的行情是１００块银元，打八折也要８０元。请
一席酒６元，师母的盘礼３元，介绍人荐送费２
元。跟先生出码头的川资、饭金、早晨点心零用
都得花钱。”［４］８－９张鸿声拜师学艺时，借了５０块
银元做拜师金，还借债请了酒。② 倘若实在付
不起拜师金，学徒只能采取一种叫做“树上开
花”的方式，即先付一部分拜师金，待学会说书
赚钱之后再补交，唐耿良就曾因为家境困难而
采取“树上开花”的办法才顺利拜唐再良为
师。［４］９面对如此丰厚的拜师金，部分评话家乐
于广收门徒。例如，评话家张震伯，其门徒至少

２５人，包括汪荫伯、顾雄伯、赵骏伯、马良伯、金
友伯、王瑞伯、费幼伯、陈寿伯、白筱伯、魏亚伯、
严祥伯、高崇伯、王受伯、尤啸伯、沈辛伯、马逢
伯、萧成伯、唐尧伯、余莲伯、钱达飞、蒋炳南、陈
浩然、赵印伯、钱念伯、徐仰伯等，故有“书坛通
天教主”之绰号。［２］

拜师仪式在评弹界比较神圣，一般都要专
门选择“吉时”进行。拜师日当天，徒弟手持香
烛由介绍人领至师傅寓所，点上香烛后，徒弟在
红毡毯上向师傅、师母叩四个头并呈上帖子，帖
子通常是这样写的：“×××因读书不就，由×
××荐送，投拜在×××老夫子门墙，请授某书
全部。日后老师乏后，以作半子之靠。”如果是
“树上开花”，还要补上“言明贽金××元，当时
压帖××元，其余树上开花”的话语。一套程序
结束后，徒弟问候师傅、师母，师傅则会有一番
嘱咐话语。③ 看似神圣的行业规矩，被仪式化
后，进一步强化了评弹界的心理整合。
拜师仪式之后，徒弟就正式开始了学艺生

涯。学艺的过程一般是非常艰辛的，师傅与徒
弟的互动，有时候并不是纯粹的艺术传承，还有
徒弟照顾师傅日常起居的作用。张鸿声就说
过：“老师对我，等于做了媳妇的做婆婆，也可以
说是旧社会的通例。”④唐耿良拜师当天，师母
就嘱咐他在跟师跑码头的过程中要好好服侍师

傅。［４］１０曹汉昌学艺之初，“早上到先生家里去
帮忙，先生起身以后，泡水、送茶、扫地，帮助做
点家务，有时跑腿买买东西”［１０］４３。金声伯
（１９３０—）跟师学艺时，除了要伺候老师和师母，

还要负责照料鸟和蟋蟀，“八只鸟笼天天要汰，

二十四盆蟋蟀天天要换水换食。如果先生高
兴，第二天要跟朋友斗蟋蟀，那金声伯这一夜就
休想睡觉了”［１２］。师徒双方有时候也会因为非
艺术问题而产生矛盾，最终不欢而散。例如，潘
伯英的老师非常看重他的才气，自己没有儿子，

想要招潘伯英当女婿。可是潘伯英嫌弃老师家
女儿脸上有麻子不好看，拒绝了这门婚事，得罪
了老师和师母，从而被逐出了师门⑤。

艰辛的学艺体验，让有志的学徒倍加珍惜
跟师的时光，为此他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
努力。评话与弹词的学艺方法有所不同，这是
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所造成的，学习弹词的艺
徒要练习弹奏乐器（三弦、琵琶）的指法，还要学
习记谱等等。但并不意味着学习评话就会轻松
许多。“学弹词，只要能够配傢生，搭几句便可
以随师上台拼双档。学评话须独当一面，最低
限度总要说得对答如流，不有漏洞。”［１３］

学习评话，一般都是从“喊喉咙”开始。张
鸿声“天没亮起身，就奔上土墩，喊喉咙，学‘八
技’马叫”⑥。曹汉昌也记得：“先生叫我们早上
起来练功。练大嗓喊‘萝卜’‘大闸蟹’，小嗓喊
‘鸭连连’。大清早，别人都没有起床，我们就去
镇背后，一个人找个地方，哇呀哇呀地喊。过路
的农民对我们笑，笑我们像是个痴子。”［１０］４３

唐耿良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为我们展示了

老师是如何教徒弟的，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出当
时学徒学艺的具体过程：

夜场散后，堂倌拎一吊子开水到房里，

供老师洗脚。洗好，我把水倒掉，自己也洗
了脚。老师丢给我一包花生一包麻糕，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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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卓人：《光裕社资料初辑》，《评弹研究资料》（十
一），苏州市曲联１９６３年印发。

参见张鸿声：《书坛见闻录》，内刊《评弹艺术》第２９
集，２００１年印发，第１８２页。

参见卓人：《光裕社资料初辑》，《评弹研究资料》（十
一），苏州市曲联１９６３年印发。

参见张鸿声：《书坛见闻录》，内刊《评弹艺术》第２９
集，２００１年印发，第１８２页。

参见凡一：《评弹革新家潘伯英》，内刊《苏州文史资
料》第１５辑，１９８６年印发，第２页。

参见张鸿声：《书坛见闻录》，内刊《评弹艺术》第２９
集，２００１年印发，第１８２页。



我当夜宵吃。我不好意思吃老师的东西，
老师笑着对我说：“吃吧，将来你赚了钱可
以还我的。”我接受了老师的馈赠。花生三
个铜板，麻糕六个铜板，老师并非请我吃一
次，此后老师每夜吃点心，我也总是同样有
一份。在吃长生果的时候，老师对我说：
“第一遍你先听一条书路，听第二遍我就叫
你排书（回课）了。你上床睡觉先想一遍听
过的书路，明日早晨醒来，晚一点起床先默
想一遍书路，这样就容易记牢。”这的确是
一个好方法，以后我就照此办理。老师又
对我说：“明天早上我起床后要出去吃早
茶，你不必跟去，你起床后到野地里去喊喉
咙。”怎样喊？老师又作了交代。１０点钟，
我们熄灯睡眠。次日早晨我醒来一看，老
师已经出去了，他早晨起来动作很轻，没有
惊醒我。我起床后清扫房间，倒痰盂，擦洗
老师用的皮丝烟筒。然后从后门出去，那
是一片荒地，蓝天白云，秋风拂面。我按照
老师的交代，用尽丹田喊“呣———伊———
喔———”。喊了嗓子后，肚子饿了，买了大
饼油条充饥。九时半老师回来，叫我去买
一本一百页的帐簿回来，老师用毛笔在簿
面上写了“赋赞”两个字，又从箱子里取出
一个本子叫我抄写脚本。嘱咐我：“这是前
辈传下来的脚本，不要轻易给别人看。以
后把它背熟，要背到滚瓜烂熟脱口而出，这
样在台上就不会打疙楞了。”我坐端正，用
毛笔字工工正正抄录。跟师第二天就让我
抄脚本，当时我并没有体会这件事的意
义。［４］１３－１４

初学评话的徒弟们基本上都经历了跟师听

书、记书、背书的过程，但是像唐耿良这样能够
抄到老师脚本的人少之又少，“说书业之对于脚
本，除马如飞之《珍珠塔》外，余均视若禁脔，从
未一肯示人。即亲如师徒，亦维以逐段之抄本
视之，仍未肯以全豹命之誊录副本也”［１４］。毕
竟在当时的社会里，“教会徒弟，饿煞师父”，保
守的思想根植于人们的心中。张鸿声的老师基
本上是不教他说书的，完全是靠张氏本人的后
天努力，“我们先生不教我，我最主要的是在听
他说的时候，聚精会神，恨不得一句都不让它逃

走，记在心头。因为在书场里老师是不许你写
字的，不能抄，回来要偷偷地记一条书路。赋
赞，也是他背的时候，我强记在心，回来默写出
来”①。更有甚者，老师在书场中说到关键内容
时，还会找各种理由或借口支走徒弟，生怕他们
听到重要关子。
如果说前文所述评话艺人的拜师仪式是评

弹界心理整合的话，评话艺人的出师程序则进
一步彰显了评弹界人的群体认同。在学艺期满
之后，评话学徒与弹词学徒一样，都要经历评弹
界的出道仪式。所谓“出道”就是指达到一定的
资格标准和艺术标准，具备出师的条件。出道
一般分成出小道和出大道。艺徒满师后，经光
裕社资深演员同意，由师父引领至茶会上付一
次所有在座道中的茶资，得到道中的认可，取得
会员身份，称为“出小道”。“出大道”则是评弹
演员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经过光裕社权威人
士认可后，可以收徒传艺。［７］２６－２７

光裕社对于出道的程序是非常严格的。出
小道又被称为“出茶道”。付过所有茶钱的艺徒
由业师领着到一个个前辈面前去打招呼，得到
众人认可后，便完成了出小道。这一程序对于
艺徒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出过茶道，才能
开始正式演艺生涯。在出茶道过程中，艺徒结
识了评弹界的前辈，他们有着丰富的人脉和资
源，可以为艺徒介绍生意。此外，通过出茶道，
可以获得前辈们在艺术上教益，也能与同辈们
探讨和交流艺术经验。光裕社规定，出大道之
后，方能招收学徒，否则就有被除名的风险。按
照传统规定，出茶道三五年之后方可出大道。
出大道要请前辈们吃酒，席间由业师领往各桌
敬酒。［１０］９－１０一般来说，出道的日期往往选择三
皇祖师诞辰日（正月二十四、十月初八），这两天
所有书场停业，是评弹艺人祭拜祖师、同行聚会
和居家休息的日子。通过繁复的出道仪式，在
强化评弹艺人心理整合的过程中，也起到了艺
徒被群体认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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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张鸿声：《书坛见闻录》，内刊《评弹艺术》第２９
集，２００１年印发，第１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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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评话艺人的来源以出身贫寒家
庭为主体，在拜师学艺的过程中他们付出了常
人难以想象的艰辛。虽然家境困难，但评话艺
人普遍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为其长远发展奠
定了基础。在艰难的学艺生涯之后，通过评弹
界的行规和仪式，他们正式走上演艺的道路。
对于这种来之不易的“职业”，评话艺人需要在
日后的演艺道路上不断努力，完成普通说书
人—码头老虎—响档—上海响档的角色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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